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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與圖書館及其研究初探 

 
【摘 要】 

 

「大數據」顛覆了各行各業原有的生產與服務模式，數據的增長也將繼 續

改變並影響許多行業的營運生態，以知識保存、利用與服務為任務的圖書 館亦不

例外。圖書館面臨將數據轉化為資訊，以建立新服務模式的挑戰；圖 書館的角色

也已從傳統的人類知識的資訊保存場所發展為資訊或知識服務 中心，國外圖書

館已開始向數據中心轉型，國外圖書資訊領域對大數據應用、研究，已自理論萌

芽、技術探索進入實踐應用階段，反觀國內圖書資訊領域 對大數據有關議題的

討論及應用亟待開展。鑑於國內圖書資訊領域大數據 概念基礎文獻較為缺

乏，本文試圖自國內外有關圖書館大數據之主題專書 及現況研究文獻，綜整

大數據的基本概念、建立圖書館與大數據的連結，並 掌握圖書館大數據的研究

概況，除為瞭解圖書資訊領域中的大數據，也為未 來深入探討圖書館數據管理

與應用建立基礎知識背景。 

【關鍵字】 

圖書館、大數據、數據管理、數據分析 

Library; Big Data; Data Management; Data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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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大數據一詞由來已久，普遍認為這個概念最早出現在 1980 年出版的《第三

次浪潮》中，作者 Alvin Toffler 稱大數據為「第三次浪潮的華彩樂章」（劉文

江、胡志丹、賈鳳玲，2019）。大數據，或稱巨量資料、海量資料，是一個

許多領域與技術的集合體，其起源最早可能可以追溯到歐洲粒子物理研究

中心（Conseil européen pour la recherche nucléaire, CERN）開始處理大量資料

的問題（臺灣資料科學協會，無年代）；2008 年 9 月 Nature 雜誌出版「Big 

Data」專刊，探討了大數據（Big Data）對互聯網、網路經濟學、生物醫學

等多個領域的影響（王春華、李維、文庭孝，2015）；處理大數據的方法及

大數據的領域範圍，一直以來都是各有說法，直到 IBM 在 2010 年將「Big 

Data」列為專業用語，以及  Gartner  公司首席資料分析師 Doug Laney 在 

2012 年給了它一個比較完整的定義後，其內涵與界限才開始明朗。 

麥肯錫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在 2011 年 5 月發布了一份

研究報告，指出美國醫療、政府、零售、製造和地理這五個行業的大數據， 約有 

15 個或 17 個公司的數據存儲量都比美國國會圖書館的總存儲量還要 

多。麥肯錫還估計，數據量每年以 40%的速度增長，到 2009 年至 2020 年期間

將增加 44 倍（Affelt, 2015）。美國政府也預測到大數據的策略價值，2012 年 3 

月 29 日歐巴馬政府宣布將挹注逾兩億美元推動「大數據研究和發展計畫」

（Big Data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itiative）並著重於科學、公共衛生、

教育、國防，以及美國地理和地質調查領域，旨在推展和改善聯邦政府的數據

收集、組織和分析工具及技術，以提高從大量的、複雜的數據集中獲取知識和

洞見的能力，把大數據上升到了國家戰略的高度（樊偉紅、李晨暉、張興旺、

秦曉珠、郭自寬，2012；Marzullo, 2016；Weiss, 2018）。 

被譽為「大數據時代的預言家」的 Viktor Mayer-Schönberger 於 2013 年出 

版 了 Big Data: A Revolution That Will Transform How We Live, Work, and Think 

一書，作者認為大數據促進了人們思維方式和商業管理等各方面的變革，要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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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收集數據、挖掘其價值，並將其運用於各行各業；書中主要概述了大數

據對政治、經濟、社會和專業發展的影響，從思維、商業和管理三個角度分析

了大數據引起的社會變革（劉文江、胡志丹、賈鳳玲，2019；蘇玲、婁策群，

2019；Blummer & Kentonb, 2019）。有中國學者將 2013 年稱為「大數據元年」，

研究發現，在大數據元年之後，大數據的內容日益豐富，文獻量在 2013 年之

後也呈現爆發式增長趨勢（劉文江、胡志丹、賈鳳玲，2019）。以「講述英

語語言的歷史」為目標的《牛津英語詞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也

在 2013 年 6 月加入了「大數據」一詞，新增的內容引起了對大數據討論的激

增，因為牛津詞典的更新總是很有新聞價值（Affelt, 2015）。 

「大數據」顛覆了各行各業原有的生產與服務模式，數據的增長也將繼續

改變並影響許多行業的營運生態。最典型的大數據應用案例是大數據技術在

美國大型超市沃爾瑪（Walmart）的應用，透過對消費者的購物行為數據進

行分析，創造了「啤酒與尿布」的經典商業案例並成為最瞭解顧客購物習慣的

零售商（楊海燕，2012）。大數據在健康服務、交通運輸、運動及娛樂、大

氣科學……的應用對民眾的生活都已有顯著影響，新聞媒體、社群媒體、

Amzon、Google 等應用大數據推播個人化的資訊或廣告，相信大家也已習慣

且認為這就是資訊服務的日常。大數據被認為是一種資訊資產（De 

Mauro 等，2016），自數據的取得、存儲、組織、分析與決策之全生命週期皆

須有效管理；大數據亦是創造價值的資源（IDC，2012），組織需能從各種數

據來源收集並組織數據，從數據中產生有價值的洞察力，提供決策的制定，方

能彰顯大數據的價值（Du & Khan, 2020）。大數據已在各個領域得到管理，

例如業務決策、預測新的醫療保健趨勢、評估客戶的服務滿意度等， 這些實踐

驗證了大數據作為推動組織發展「動力」的價值（Zhan & Widén, 2017）。 

在大數據時代裡圖書館似乎尚未融入數據的管理與應用，Noh（2015） 

認為圖書館正在轉變為 Library 4.0，正是一個可以分析資訊並向讀者呈現發

現結果的智慧圖書館，「大數據」被認為是未來圖書館發展的重要相關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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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 & Widén, 2017）。圖書館館員在大數據環境中需要具備數據素養「精通

數據」（data savvy），還應能從圖書館數據中獲得及時和有洞察力的管理資

訊，以能主動回應讀者不斷變化的需求和符應服務不斷轉型的需要（IFLA, 2018）。

圖書館已經從傳統的人類知識的資訊保存場所發展為資訊或知識服務中心，

國外圖書館已開始向數據中心轉型（Du & Khan, 2020），國外圖書資訊領域

對大數據應用、研究，已自理論萌芽、技術探索進入實踐應用階段， 反觀國內圖

書資訊領域在大數據有關議題的討論及應用上亟待開發。鑑於國內圖書資訊

領域大數據概念基礎文獻較為缺乏，本文以關鍵字包含「圖書館」(library)與

「大數據」(big data)查檢並閱讀國內外之主題專書及現況研究文獻，綜整大

數據的基本概念、建立圖書館與大數據的連結，並掌握圖書館與大數據的研究

概況，除為瞭解圖書資訊領域中的大數據，也為未來深入探討圖書館數據管理

與應用建立基礎知識背景。 

 

貳、大數據的基本概念 
 

進入大數據的定義討論之前，有必要先就我們已經熟悉的數據（Data）、資

訊（Information）二個詞彙重新定位，並清楚認識「數據」的內涵。「數據」

（或稱資料）是一個非常廣泛的術語，用於各個學科和組織；不同的人、組

織、企業和學科數據可以有不同的含義；從廣義上來看，數據因形式（量化

或質性）、結構（結構化、半結構化或非結構化）、生產者（原始、二手、三

手）、類型（索引的、屬性的、詮釋資料）而不同（IFLA, 2018）；數據可以

以多種形式存在，例如它是印刷品上的文字或數位資源裡的內容、它是一個人

腦海中的事實、或者它是存儲在電子記憶體中的位元和位元組（Du & Khan, 

2020）。 

數據本身不帶有任何意義，要使數據成為資訊，就必須對其進行解釋並賦

予其意義。Ackoff 於 1989 年提出的數據—資訊—知識—智慧（DINW） 層次結構，

說明數據、資訊、知識與智慧這四者的關聯，亦即數據轉化為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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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資訊轉化為知識，知識轉化為智慧（Du & Khan, 2020）；與圖 1 相仿， 

也有學者認為數據存在於層次結構的最底層，是原始狀態的數據，它的存在

支援著資訊本身的創造（Weiss, 2018）。 
 

圖 1  資訊層次結構樣本（類似馬斯洛的層次結構），以數據

為最原始的資訊形式，並逐級上升到智慧。取自 ”What is 

Data?, ” Weiss，2018，Big Data Shocks，頁 9。 
 

鄭江宇（2019）解釋，「數據」是指未經過處理的原始紀錄，人類是重要

的數據生產者，時時刻刻從生活中產出新的數據，而這些數據會經過一連串的

演進：處理數據轉化為資訊、資訊進行比較與歸納後轉為知識，再經判斷與分

析做出的決策成為富有價值的智慧。隨著資訊和通信技術的發展，我們已經進

入了大數據時代，大多數智慧設備、感測器和連網機器都在自我生成數據，數

據的產生速度前所未有，而大數據的概念正可用來描述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呈指

數級增長的數據（Du & Khan, 2020；Zhan & Widen，2017）。 

一、大數據的定義與價值 
 

前一節提到「大數據」一詞在 2012 年 Doug Laney 給了它一個比較完

整的定義之後，其內涵與界限才開始明朗。Laney 指出「大數據是指具有數

量大、速度快和種類多等特徵的資訊資產，需要成本效益高、創新形式的資訊

處理，以增強洞察力和決策能力。」（Beyer & Laney, 2012）。大數據為近年

興起的熱門概念，由於關注點不同，不同研究者有不同的定義，迄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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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尚無標準的定義。 

Zhan 與 Widén（2017）自 39 篇文獻中所採用的 35 個大數據定義，將其歸

類為數據導向定義與能力導向定義。數據導向的定義，大數據被視為具有某些

特徵（例如數量大、快速增長）的數據；能力導向的大數據則被定義為處理

數據的技術，係指用於處理大量數據的工具、流程、技術或思想。 

Laney 為大數據所給的定義，即為數據導向的定義，其他還包括被引用

次數較多的「大數據是巨量、成長速度快、多樣的資訊資產，需要經濟高效的

創新資訊處理形式，以增強洞察力和決策能力」、「大數據如同數據集， 其大

小超出了典型數據庫軟體工具可獲取、存儲、管理和分析能力」；「大數據一

詞主要用於描述數據的數量，多樣和速度，此類數據通常包含大量的半結構化

和非結構化數據格式，這些格式很難用傳統的數據庫技術進行存儲，處理和

分析。」、「全球資訊網和電子系統隨著新科技迅速發展，正在產生大量的結

構化和非結構化數據，這種數據生成的數量之大和速度之快， 以至於傳統的數

據庫和資訊系統技術無法適當地管理和處理。」等（Zhan & Widen，2017）。

數據導向的定義，將大數據稱為具有數量（volume）、速度（velocity）、

多樣（variety）特徵的數據，然而，大數據不僅涵括了巨量的數據，對於數

據的分析以及解讀並取得當中之線索、趨勢、商機以及戰略價值，才是最核

心的概念（羅濟威，2015），因此，價值（value）及準確性 

（veracity）二項特徵亦被定義於其中。 

「大數據是一個術語，用於描述使用一系列技術（包括但不限於 NoSQL， 

MapReduce 和機器學習）對大型和/或複雜數據集（dataset）進行存儲和分

析。」、「大數據是新一代技術和體系結構，旨在透過大量的各種數據，實現高

速獲取、發現和分析，並從中提取價值。」、「應用程式中的數據集和分析技術

非常大（從 TB 到 EB）而複雜（從傳感器到社群媒體數據），因此需要高級

和獨特的數據存儲、管理、分析和視覺化技術。」等，是能力導向的大數據定

義。從能力導向的定義中，大數據與其說是數據的數量，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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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是關於數據的思考，數據的處理以及透過數據的眼光來應對挑戰和機遇， 

即便我們擁有最先進技術，缺少數據思維，數據還是數據，沒任何價值；大數

據不僅是技術，更是思維方式、發展戰略和運營模式 (江雲，2015) 。Hilbert 

（2016）認為「大數據的全稱其實應該是大數據分析」，人們需要從「具體的 

peta-、exa-或  zettabytes 規模」中獨立考慮數據，而更加關注數據導向進行決

策的過程；他斷言，大數據最終的目標是「為智慧決策而進行分析」 

（Weiss, 2018）。 

Weiss（2018）、Du 與 Khan（2020）透過數據的 5V 特徵來描述、定義， 或

識別大數據的標準： 

（一）數量（volume）：生成和存儲數據的數量；可觀的數據量、存儲的數

據量；數據量是指科學和教育、商業和人際交往記錄所產生的大量數據

集；數據量在存儲和處理中起著重要作用；大量的數據為分析提供了重

要的資訊來源。 

（二）速度（velocity）：數據創建和處理的速度；數據在時間上的創建頻率 

（可能是即時的、交互的，也可能是批次的）、存儲資訊的速度、數

據集演變的速度；數據創建速度既能提供洞察力，也可能阻礙準確分析。 

（三）多樣性（variety）：指不同類型的可用數據、數據的多樣性、數據的

來源多種多樣；數據多樣性也指數據的組織程度，非結構化數據缺乏

足夠的組織程度，而結構化數據具有較高的組織程度；簡單來說，就是

數據類型的多樣性。瞭解數據的多樣性，將決定如何將其應用於分析。 

（四）真實性（veracity）：數據真實性主要是指數據的品質和準確性，定義

了當需要依據數據做出重要決策時，數據的可信度有多高。在一個數

據集內，品質可能會有所不同，亦可能影響分析並妨礙其有用性。 

（五）價值（value）：數據價值是指其在決策中的有用性。 

IFLA（2018）總結了大數據的 5V 特徵如圖 1，然而大數據的定義還在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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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這從大數據特徵中不斷增加的V（如 variability、validity）數量，即

可看出。 

圖 1    大數據的特徵。取自  ”A concept data science framework for libraries,” 

IFLA Big Data Special Group, 2018.  檢 自  https://www.ifla.org/files/assets/big- 

data/publications/a_concept_data_science_framework_for_libraries.pdf 

 

學術界將大數據視為數據導向科學研究的第四個範式，簡稱為數據科

學（data science）（Du & Khan, 2020）數據導向的研究受到重視，研究人員

面臨大量數據創造、處理、利用、分析和提供他人重複使用的新問題（Gray & 

Szalay, 2007）；隨著數據規模的增加，數據科學有助於從數據中提取新穎的見

解（Gupta & Rani, 2018）。Du 和 Khan（2000）指出數據科學的核心是關於從

數據中產生有價值的洞察力，以便做出明智的決策；數據科學家（data scientist）

必須能夠確定相關的問題，從各種數據來源收集數據，全面組織資訊，並將

其結果轉化為可行的解決方案，以及有效地傳達他們的發現。 

「數據就像原油一樣，它很有價值，但如果未經提煉，它就不能真正被使

用」（Palmer, 2006），大數據的價值在於發現、洞察力，然而大數據的增長速

度超過了數據存儲，分析，管理等方面的技術進步，從而給研究人員帶來了巨

大挑戰（Gupta & Rani, 2018） 。隨著資訊和通信技術（ICT）的發展， 我們已經

進入了大數據時代，大多數智慧設備、感測器和聯網機器都在自我生成數據，

這些可供解讀並作為資訊呈現的大量數據，需要數據科學家對數據進行清理，

選擇合適的軟體進行分析，並呈現結果（Du & Khan, 2020）。 

http://www.ifla.org/files/assets/big-


國家圖書館自行研究（2020） 

- 10 - 

 

 

 

二、大數據的基本框架 
 

圖 2 係筆者以孟小峰、慈祥（2013）及楊帆、張紅與薛堯予（2017）所

建立的大數據處理基本流程與大數據平臺架構，期能揭示數據自獲取與存  

儲、組織與管理、利用與分析，至提供決策的過程；並以「大數據的管理」  及

「大數據分析與數據導向的決策」說明大數據管理全生命週期的運作框架。 
 

圖 2 大數據運作及平臺框架。改編自「大數據管理：概念、技術與挑戰」，孟小峰、慈祥，2013， 計算
機研究與發展，50(1)，頁 151；「基於核心業務系統的圖書館大數據平臺構建策略研究」， 楊帆、
張紅與薛堯予，2017，圖書館學研究，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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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數據的管理 

數據的管理重點主要在數據的生命週期中成功保存和管理數據以備

使用和再利用的各個階段。圖 3 揭示了數據自創建或接收（create or 

receive）、評估與選擇（appraise & select）、攝取（ingest）、保存行

動 

（preservation action）、存儲（store）、檢索，利用與重複使用（access, 

use & reuse），至轉置（transform）的全生命週期（full lifecycle 

actions）。 

 
 

圖 3      數 據 庋 

用   生 命週期， 

成功管理，整理和保存數據所需的階段。取自  ”The  DCC  curation 

lifecycle model,“ Digital Curation Centre, 2008.檢自 

https://www.dcc.ac.uk/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publications/DCC 

Lifecycle.pdf 

 

創建或接收（create or receive）實質上是根據收集政策從數據創建者、

資料庫、存儲庫或數據中心接收數據，同時為接收到的數據創建適當的詮釋

資料；評估與選擇（appraise & select）是指評估數據的長期庋用和保存； 攝

取（ingest）是指將數據轉移到新的資料庫、存儲庫或數據中心；保存行

動（preservation action）則為數據進行清理，以確保數據保持真實、可靠

和可用的品質；存儲庫（store）是保護數據的方式，亦為數據共用（分享）

的工具；檢索，利用與重複使用（access, use & reuse）確保數據在日常的

基礎上可以被使用者取用；最後一個順序動作是轉置（transform）， 

http://www.dcc.ac.uk/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publications/DCC
http://www.dcc.ac.uk/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publications/DCC
http://www.dcc.ac.uk/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publications/D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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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指的將檔案轉換為可長期保存的格式（Du & Khan, 2020）。 

數據的管理，是為了提供有意義的和持久的數據取用，而採取的包含工

作和行動（Johnston etc., 2018），是對數據的整個生命週期進行管理， 以實

現長期可用性和再使用性的過程（Lee & Stvilla, 2017）。從廣義上講，數據

管理可以是為當前和未來的使用者在整個生命週期中對數據進行積極和

持續的管理（Yoon & Donaldson，2019）以提高數據的可訪問性、可用性和

可發現性。Du 與 Khan（2020）指出大數據環境下，巨量的數據、數據產

生的速度與數據格式的多樣化等，讓數據管理工作面臨許多挑戰，也帶來相

關的問題，包括需要採集和存儲不同形式的數據，這些數據往往是來自多個

來源的、即時的，和連續格式化的數據，如視頻、關聯式數據庫、推文、金

融轉行動、檔案格式的學術紀錄等；我們收集數據的能力迅速提高，但在過

濾、支援和管理數據的能力卻沒有同樣匹配，例如基礎設施無法跟上，沒有

足夠的結構來管理數據，沒有足夠的有用或有意義的應用；此外巨量的非結

構化數據在攝取與保存、大數據存儲庫的建置、維護等所費費用，以及大數

據的安全管理等等，都較傳統的數據管理來得複雜且具挑戰性。 

（二）大數據分析與數據導向的決策 

良好的數據管理本身並不是目標，而是導致知識發現和創新，以及後

續數據和知識在數據發布後被社會整合和再利用（Wilkinson et al., 2016）。

擁有巨量的數據，並不一定意味著數據價值增加，孟小峰與慈祥（2013） 

指出，數據分析是整個大數據處理流程的核心，因為大數據的價值產生於從

大量資料中識別有效的、新穎的及潛在有用的資訊的分析過程。而大數據挑

戰是對數據進行大規模分析，並為未來的行動提取廣泛的資訊或知識，

這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困難（Gupta & Rani, 2018）。 

傳統意義上的數據分析，主要是以數據庫裡存儲的結構化數據為分

析標的，透過線上分析處理（online analytical processing），從數據中多

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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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提取出更深層次的需求，進而促使了數據挖掘技術的產生，並發明了

類聚、關聯分析等已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分析體系（孟小峰、慈祥， 

2013）。傳統數據分析方法，大多數都是透過對原始數據集進行抽樣或者

過濾，然後對數據樣本進行分析，尋找特徵和規律，其最大的特點是透過複

雜的演算法從有限的樣本空間中獲取盡可能多的資訊。然而隨著計算能力

和存儲能力的提升，大數據分析的分析標的是全體數據，而不是數據樣本，

其最大的特點在於不追求演算法的複雜性和精確性，而追求可以高效地對整

個數據集的分析（張引、陳敏、廖小飛，2013）。為處理巨量的半結構化

或非結構化數據、即時性數據，大數據分析技術和方法不斷升級，且正在

影響、融合並試圖革新傳統的決策支援、知識發現、資訊管理、知識管理理論

與方法；數據環境和智慧環境下，數據挖掘、文本分析、社會網路分析、情

感分析等方法，人工智慧、物聯網、雲端運算、機器學習、深度學習等技術也

呈現融合應用的態勢（周耀林、柴昊、與趙躍，2019）。 

數據分析的目的主要是為從不同的資訊源中提取見解，為組織提供

寶貴的洞察力分析報告和建議，如何傳達分析結果、如何向組織解釋發現的

內容是一個挑戰，而數據視覺化提供了一種機制來解決這一難題。數據視覺

化在數據分析過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有助於揭示有用的見解 

（Gupta & Rani, 2018）。視覺化工具將繁雜的數據簡化成有效的圖表，決策

者可從易於理解的資訊中發現模式（Du & Khan, 2020）。大多數視覺化工

具以處理數位數據為主，另一種經常需要進行視覺化分析的數據是文本，

文本視覺化則從文檔中提取意義，對文檔進行分組或比較，或尋求兩組文檔

之間的相關性。除引入視覺化技術解釋數據分析結果外，張引、陳敏與廖小

飛（2013）也建議讓需求者在一定程度上參與具體的分析過程， 藉由人機

互動技術引導需求者，讓需求者在獲取分析結果的同時能更加理解分析

結果的由來。 

囿於篇幅，本文未能巨細靡遺地指出大數據基本框架中各個重要的 

細部內容，茲以 Gupta 與 Ran（i 2018）為大數據的來源、特徵、存儲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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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階段、應用軟體、技術等分類為基礎，並整理圖書館大數據專書與相關

文獻內容製表如表 1，期讓讀者能一覽未來進一步認識大數據內涵的議題

或範圍。 

 

表1 

大數據分類 

     

來源(Sources)      

 社群媒體(Social media) 

 Web 2.0時代的產物 (如Wiki、部落格) 

 軟體紀錄(Software logs) 

 科學及研究(Science and research) 

 天文(Astronomy) 

 基因學(Genomics) 

 通訊(Telecommunication) 

 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交易數據(Transactional data) 

 企業軟體(Enterprise applications) 

 健康照護(Healthcare) 

 經濟活動數據(Economic data) 

 零售業與製造業(Retail and manufacturing) 

 公部門(Public sector) 

特 徵 (Characteristics) 

 巨量(Volume)  速度(Velocity)  多樣(Variety)  變異性(Variability) 

 真實(Veracity)  價值(Value)  有效性(Validity)  

存儲類型 (Storage types) 

 寬欄存儲(Wide-column store)  文檔存儲(Document store) 

 鍵值存儲(Key-value store)  圖表存儲(Graph store)  

分析階段 (Analytics Phases) 

 獲取(Acquistion)  提取(Extraction)  清洗(Cleaning)  過濾(Filtering) 

 驗證(Validation)  集成(Intergrate)  分析(Analysis)  視覺化(Visualization) 

分析型態 (Analytics types) 

 描述性

(Descriptive) 

 
 診斷性(Diagnostic)  

 預測性(Predictive)   描述性(Prescriptive)  

軟體工具 (Open-source tools) 

 Apache Hadoop  Apache Hadoop Ecosystem  Apache Spark 

 Apache Storm  Apache Samza  Apache Flink  Apache Apex 

技 術 (Techniques)      

 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  數據探勘(Data mining)  統計學(Statistics) 

 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  眾包(Crowdsourcing)  優化(Optimization) 

 自然語言處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信號處理(Signal processing) 

 優化方法(Optimization methods)   視覺化(Visualization)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認知計算(Cognitive compu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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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圖書館與大數據 
 

一、大數據環境下的圖書館 
 

作為傳統知識資訊服務中心，圖書館在文件存儲和數據管理中發揮著

重要作用，因此圖書館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大數據的影響（Li, Lu, Dou and 

Wang, 2017）；「大數據」正在重塑圖書館於執行任務時所擁有和使用的模

式（Affelt，2015）。圖書館受到網路科技發展、使用者行為改變等影響，面臨

許多發展困境，在大數據時代，很多圖書館員認為圖書館可以利用大數據幫助

圖書館擺脫目前的困境，因為他們認為大數據是圖書館難得的資產 

（Hashem etc., 2015; Kim & Choi, 2016），圖書館可以利用大數據處理技術對大

數據進行提取和分析，挖掘讀者的潛在需求，然後採取相應的措施吸引和留住

讀者（Provost & Fawcett, 2013; Narendra, 2016）。 

楊海燕（2012）指出圖書館蒐藏了種類繁多、格式不一，來自購置或自

製的數據資源，數據量日益龐大且每天都在迅速增長，並且隨著多元化的資訊

服務累積了可觀的、每時每刻都在遞增的讀者數據，以及尚未進入大數據系統

的圖書館書目紀錄、讀者紀錄及其他日常業務統計數據等，圖書館已具有大數

據特徵。美國圖書館協會（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ALA）於 2013 年發

表了一份大數據報告，「您的圖書館可能正在收集大數據進行分析，以幫助做

出數據導向的決策。您可以使用哪些類型的大數據來對館藏發展、改造公共空

間，或透過學習管理系統跟蹤圖書館資料的使用情況等，做出更好的決策？或

者您可以成為您所在機構大數據館藏的思想領袖，為存儲和提供可取用的大

數據集提供指導。現在是你的圖書館瞭解大數據為研究人員、管理部門和你所

在機構的圖書館員帶來哪些問題和機會的機會」（Bieraugel, 2013; Weiss, 

2018），建議圖書館建立並發展數據導向的決策管理策略。美國大學與研究圖

書館協會（Association of College & Research Libraries, ACRL） 2015 年環境

掃描報告也指出了對更先進、更複雜的數據庋用服務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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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敦促圖書館員對此一領域研究與實踐有深入的認識和理解，以便能夠幫

助專業研究人員進行數據共用、管理和保存（Du & Khan, 2020）。 

以數據為導向的營運策略，能在關注圖書館裡每一個具體的結構化資 訊

資源需求的同時，也可使非結構化數據分析變得可行和經濟高效，從而實 現知

識橫向擴展以滿足急劇擴張的知識服務需求。作為一個新的尚未開發 的資訊

源，非結構化數據分析可揭露之前很難或無法確定的重要相互關係。 圖書館以數

據為導向的營運策略，旨在獲得更加豐富、深入和更加準確的使 用者、知識運營

者以及知識服務洞察，並最終提高圖書館的核心競爭力，與 以往相比，大數據應

用可更加快速地做出時間敏感的決策、監控最新知識服 務趨勢、快速調整方向

並抓住新的知識服務機遇（樊偉紅、李晨暉、  張興旺、秦曉珠、郭自寬，

2012）。建立圖書館大數據應用與服務框架，可以從 整體業務與數據的宏觀角

度掌握圖書館的業務水準，實現業務監測、決策分 析、統籌規劃。從狹義角度

看，圖書館大數據可「促進業務融合，增強數據 的統一管理」、「實現海量數

據的有效存儲和系統數據的高效利用」、「提 高服務水準，增強用戶黏性」、

「統一規劃資源部署，提供輔助決策支援」， 有助於圖書館提高資源利用能力、

資源利用效率與數據品質，驅動業務創新、快速準確做出決策，可以更深入地瞭

解用戶並準確定位，提高服務水準（楊 帆、張紅、薛堯予，2017）。 

二、圖書館的大數據 
 

圖書館在大數據中扮演著「大數據的使用者或受益者」、「大數據的提

供者或開發者」、「大數據的營運者或維護者」三個角色（樊偉紅、李晨暉、張

興旺、秦曉珠、郭自寬，2012），圖書館不僅管理大數據資源，也創造大數

據；不僅保存著大數據，也提供大數據服務。數據資源在圖書館廣泛被運用，

在參考服務被用來回答讀者所提出的問題；來自流通服務的數據提供了用於規

劃資訊資源採購、衡量主題興趣和量化圖書館使用量的指標。技術服務部門的

館員將文字轉化為數據，提供讀者快速查找和檢索所需資料；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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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人員在管理資訊系統時需要處理大量的數據—從圖書館網站或內網的

點擊量，包括不同類型內容的點擊量的區分，到每天不同時間的個人登錄次數，

都屬於他們的工作範圍；行政管理者將數據用於從預算編制和策略規劃到目標

設定和員工績效評估等各個方面（Affelt, 2015）。過去圖書館員所處理的數

據，大部分是儲存在關聯式數據庫中，而且主要是傳統格式。例如， 在參考

服務查找歷史事實或事件，在流通服務和資訊服務，我們追蹤讀者過去的使用

情況；技術服務人員根據以前確定的編碼做出分類決定，行政管理者則根據歷

史數據來規劃未來（Affelt, 2015）。 

以下提供圖書館大數據應用案例，讀者可概觀圖書館的大數據資源及

大數據資源的應用方式。 

（一）數位館藏的應用 

美國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於 2012 年開啟了圖書館大數

據應用計畫，包括「Digging into Data」計畫，將 500 萬頁的報紙數位化， 

並將影像 OCR 為文本，進行數據挖掘；分析網站典藏庫中的 50 億份不同

類型的檔案；向 Twitter 提出研究請求取得超過 500 億條推文，進行語言

分析、分析新聞報導的地理傳播等（Showers, 2015）。2014 年，大英圖書館

（British Library）宣布與倫敦大學學院電腦科學系和數位人文科學系 

（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s Computer Science and Digital Humanities 

departments）合作，開放大英圖書館的數位館藏作為大數據實驗的一部分，

讓藝術和人文科學研究人員受益（Showers, 2015）。 

（二）讀者使用資源及服務紀錄的應用 

Wollongong 大學圖書館（University of Wollongong Library）2009 年與

學校的績效指標部門（Performance Indicators Unit）合作，建立「Library 

Cube」數據庫，將圖書館的使用數據與學生的人口統計和學業成績數據建立

關聯，以研究學生使用圖書館資源與成績之間的關係。圖書館的兩個數據源

包括學生的館藏資源借閱紀錄和電子資源使用紀錄，電子資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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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來自學生使用 EZproxy 的日誌，包括透過圖書館目錄或學校的學習管

理系統提供的連結取用的資料庫、電子書和電子期刊等。同年，  

Huddersfield 大學（University of Huddersfield）以圖書借閱紀錄（使用

圖書館管理系統的數據）、電子資源利用紀錄（電子資源系統的點擊）、

進館紀錄（利用門禁系統的統計數據）調查不同族群對圖書館資源的非/

低使用率情形（Showers, 2015）。 

明尼蘇達大學圖書館（University of Minnesota Libraries）2011 年與大

學的機構研究辦公室合作，蒐集相關數據衡量學生使用圖書館服務和資

源的頻率和方式，並確定圖書館服務資源的使用對學生的學業成功有什

麼樣的影響。研究團隊研究了如何將圖書館服務的使用情況與個人使用

者帳戶建立關聯，同時保留讀者的隱私，以確定誰使用和誰不使用圖書

館。研究使用了 5 類、13 個不同的圖書館數據，包含資訊檢索紀錄（資料

庫、電子書、電子期刊、網站的登入紀錄）、流通紀錄（資料借閱及館際

互借紀錄）、共用電腦使用紀錄（使用者必須透過名為 CybraryNTM 的共

用電腦管理服務系統登錄，登錄數據包括互聯網  ID，每學期末從

CybraryNTM 資料庫中提取。）、圖書館利用指導紀錄（參加講習會、圖

書館融入學科利用指導課程或圖書館研究工作坊之紀錄），以及利用參考

服務之紀錄（Showers, 2015）。 

Huddersfield 大學（University of Huddersfield）2010 年底與布拉德福大

學（University of Bradford）、德蒙福特大學（De Montfort University）、埃

克塞特大學（University of Exeter）、林肯大學（University of Lincoln）、利物

浦約翰摩爾斯大學（Liverpool John Moores University）、索爾福德大學和

提賽德大學（University of Salford and Teesside University）等合作，以「圖書

館影響數據專案計畫」（Library Impact Data Project, LIDP） 取得了 Jisc資

訊環境計畫（Jisc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Programme 2009-11）的補助。

計畫初期利用 Huddersfield 非/低使用率研究的原始框架成功地證明了圖

書借閱和電子資源的使用與最終的學位成績之間存在著正相關關係，「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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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圖書或電子資源的利用率越高；學生獲得更高一級學位成績的可能性就

越大」，計畫的第二階段加入了人口統計學、學科和其他數據來源研究了學

科與圖書館使用情況之間的關係。此計畫為一成功的合作個案，在過程中，

不同的機構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檢索和共用數據（Showers, 2015）。 

此外，哈佛法學院圖書館（Harvard Law School Library）的哈佛圖書館

創新實驗室（Harvard Library Innovation Lab）開發了一個名為 Haystacks的

圖書館分析工具。透過逾 1,200 萬筆哈佛大學圖書館（Harvard University 

Libraries）空間利用、參考文獻互動、採購、流通和電子資源的使用數據； 

Haystacks 重點是將館藏數據視覺化，館藏管理館員能夠瞭解哈佛圖書館館

藏的使用情況及其如何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化；Haystacks 能對圖書館的

行動提供見解，使圖書館工作人員在日常工作中做出更明智的決策 

（Showers, 2015）。 

（三）館藏書目資料的應用 

英國研究圖書館（Research Libraries UK, RLUK）於 2011 年發起，和

里茲大學（Universities of Leeds）、雪菲爾大學（Universities of Sheffield） 

及約克大學（Universities of York）與 Copac 團隊合作開發 Copac 館藏管理

工具計畫（Copac Collection Management Tools Project），該計畫整合了各

圖書館的館藏書目資料、館藏典藏及狀態資料及使用紀錄等，旨在提供館藏

管理支援服務，為圖書館工作人員提供工具（簡稱CCM 工具），使他們能

夠圍繞與館藏有關的數據管理活動做出更明智的決定，如資料處置、保存或

數位化、館藏評估和發展等（Showers, 2015）。 

CCM 工具應用的範圍廣泛，包含書庫的管理，圖書館可將自己館的館

藏與其他圖書館的館藏進行比較，並確定那些在全國範圍內罕見或獨  特的

書目，CCM 工具提供了一個基準，圖書館可以根據這個基準作出圖書撤架

或館藏淘汰的決定。CCM 工具亦提供館藏分析功能，圖書館可評 估自己館

的館藏在數據存儲庫中是否具有區域或國家等之代表性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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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可評估某一學科主題或研究領域的館藏強弱（Showers, 2015）。 

（四）讀者行為軌跡數據的應用 

Open 大學圖書館（Open University Library）的「RISE 推薦改善搜索體驗」

（Recommendations Improve the Search Experience）計畫，研究了用戶對推

薦價值的看法，並使用 Google Analytics 來跟蹤工具和推薦的使用情況，

以驗證「推薦系統可以提高學生在新一代電子資源發現服務中的體驗」。該

計畫利用了 EZproxy 日誌檔中的數據，內容包括日期/時間戳記資料、會話

資料、推薦人和請求數據，以及利用公用電腦使用者用戶 ID；在MySQL 中

設計一個數據庫來存儲日誌檔數據，並研究如何解析日誌檔；透過用戶 ID，

確定用戶的類型以及學生選修的課程；日誌檔中的請求，被用來作為獲取

更完整書目數據的依據；日誌檔數據還提 供了會話 ID 和日期/時間戳記，

這些數據有助於形成其他類型的建議，如「看了資源 A的人也看了資源 

B」；使用 EBSCO Discovery API 設計了一個簡單的使用者介面，作為向使

用者展示推薦資訊的基礎，建立了一個以 Google Gadget為基礎的檢索系統，

向使用者提供 (1)對課程的建議—我的課程的用戶訪問了這些資源，(2)對

查詢的建議—使用這個或類似檢索詞的用戶訪問了這些資源，(3)對擴展

檢索的建議—這些資源可能與你最近瀏覽過的其他資源有關（Showers, 

2015）。 

從上述四類應用案例可以得知圖書館大數據的幾個來源，包括圖書

館的數位館藏、館藏書目紀錄、館藏目錄使用紀錄、讀者使用圖書館各項資

源及服務的紀錄等。在大數據環境下，圖書館還有許多數據尚未被有制度地

蒐集整理與分析應用，例如 (1)RFID 數據：RFID 嵌入到圖書館相關資源中，

資源被利用情形的跟蹤及分析，將會是大數據的主要來源之一； (2)感測器

數據：透過分布在圖書館不同位置或環境中的感測器對所處環境和資源

進行的感知，不斷生成的數據，由於長時間積累所產生的數據量也非常巨大；

(3)社群媒體用戶的互動數據：社群媒體所產生的數據量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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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超過以往任何一個資訊傳播媒介，毫無疑問，它將會成為未來很長一段時

間內，大數據最為主要的來源之一；(4)行動數據：圖書館用戶透過行動載具

利用服務及資源的行為和需求等資訊，如能進行即時分析亦能協助圖書

館開展有效的智慧輔助決策（樊偉紅、李晨暉、 張興旺、秦曉珠、郭自

寬，2012）。 

圖書館大數據應用的案例，還展現在數據整理與分析工具的開發上。賓

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開發了 Metridoc，它被稱為 

「一個可擴展的框架，支援圖書館評估和分析，使用從異構來源收集的各種

活動數據」。該服務的架構意味著它能夠從整個校園的不同系統中收集數據，

並將其匯總到一個大型的數據庫中。當新系統在本地實施時，它也可以進行

擴展以採集數據，從而確保它不受機構當前系統和流程的束縛。Metridoc 旨

在實現對整個大學（從管理系統到圖書館）的數據進行類似於大數據的分

析，其架構是專門為發揮全校所有那些小型、離散數據集的潛力而設計的

（Showers, 2015）。 

另外，由 Huddersfield 大學（University of Huddersfield）領導的圖書館

影響數據專案計畫（LIDP）既關注圖書館的影響和價值，也關注個性化和

推薦服務的專案，特別的是也滿足了各校對共用數據分析服務的需求。第二

階段（2013 年 1 月到 2015 年  5 月）推展的圖書館分析和測量計畫 

（Library Analytics and Metrics Project, LAMP）為英國學術圖書館開發一個圖

書館共用的分析服務模型，提供一個數據儀錶板，使圖書館能夠利用他們在

日常服務及工作中所獲取的多種類型數據，去支援改進和發展新的服務，

並以新的方式展示整個機構的價值和影響。LAMP 計畫的用意包含分析

（如何將數據有意義地展示給用戶）、社群（扮演圖書館社群開發、塑造

和實施 LAMP 方面的角色）以及數據（攝取和分析不同機構的數據集）三

大部分，它整合了 LAMP 合作大學與另六個機構的數據，也使用API 傳

送數據至各機構的儀錶板；LAMP 是一個全國性的數據集，這有助於開發

基準和績效衡量等應用（Showers,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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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圖書館與大數據基礎研究現況 
 

本節就圖書資訊領域大數據研究現況的相關文獻進行探討，說明圖書
館與大數據的研究開端、研究方法、研究主題及熱點等研究結果。 

一、圖書館與大數據研究的開端 
 

2012 年，Library Journal 刊載了第一篇圖書館大數據文獻〈How do 

libraries need “big data” ?〉、《圖書與情報》也於同年刊登了第一篇圖書

館大數據文獻〈大數據時代的圖書館服務淺析〉，之後圖資領域大數據

相關文獻每年都在增加；圖書館大數據文獻的作者主要來自中國和美國 

（王倩、李天柱、劉小琴，2017；Ann & Mannan, 2020）。促使中國與美

國有較多的研究產出，或許與這二個國家將大數據列入國家發展的策略

中有關。2012 年歐巴馬政府公布「大數據的研究和發展計畫」（Big Data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itiative），使得國外大數據的研究正式步入軌

道（賈玉文、黃小淋、王康，2019），也引起世界各國對大數據的重視； 

中國則於 2017 年 1 月，頒布了《大數據產業發展規劃（2016-2020 年）》，

將大數據產業作為關乎國家核心競爭力的戰略制高點（賈玉文、黃小淋、

王康，2019），同時中國教育部門將大數據研究列入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

究基地重大專案—「大數據資源規劃與統籌發展研究」 (周耀林、柴昊、

與趙躍，2019），亦加速了大數據的應用及學術研究。 

二、圖書館與大數據研究現況 
 

筆者確定以「圖書館與大數據」為研究方向後，以關鍵詞包含「圖

書館」（library）及「大數據」（或「巨量資料」）（big data）查詢中文

及西文圖書及期刊文獻，並篩選出圖書資訊學領域的基礎文獻與現況研

究文獻，期瞭解圖書資訊領域在圖書館大數據的研究概況。基礎文獻與

研究主要以文獻分析探究大數據的基本概念、大數據環境下的圖書館等， 

並以主題詞、關鍵詞分析圖書資訊領域的研究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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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圖書館與大數據的基礎文獻及研究，在臺灣亟待發展。2020 年

11 月以此二關鍵詞在「臺灣博碩士論文加值系統」僅查得 1 篇於 2015 年完

成的「圖書借閱行動服務模式之建立研究」碩士論文，「臺灣期刊論文索引

系統」中亦僅有 4 篇，但都非屬基礎文獻或研究；有關研究現況分析的文獻，

中國產出最為豐富，不論是針對其國內或國際發表之文獻，自2014 年起

即有學者開始相關的討論，表 2 為本次篩選以蒐集文獻來源一致、分析方

法相近，並以圖資領域為範圍具代表性（或核心期刊）之現況研究文獻；

其中，僅陳軍營、白如江、王效岳、劉自強（2018）「中外圖情領域大數據

近十年（2007-2016）研究現狀與發展趨勢」一文分析之文獻範圍兼含中外。 

表 2 

  圖書館與大數據研究現況文獻分析範圍及方法  

作者 分析文獻範圍及規模 分析方法 

王春華、李
維、文庭孝 

（2015） 

 

 

 
司莉、王雨娃 

（2018） 

 

 

 

 
陳軍營、白如
江、王效岳、
劉自強 

（2018） 

檢索日期：2014.12.19 

使用資料庫：中國知網（CNKI） 

文獻分類—「圖書情報與數位
圖書館」 

查詢條件：2008-2014 發表之文
獻，主題中有「大數據」 

查得結果：479 篇 

檢索日期：2017.6 
使用資料庫：中國知網（CNKI） 

文獻分類—「圖書情報與數位
圖書館」 

查詢條件：2011-2017 發表之文
獻，篇名中有「大數據」 

查得結果：1,693 篇 

檢索日期：2017.7.15 

使用資料庫：中國知網 
（CNKI） 與 Web of Science 核
心合集 

查詢條件：中文以主題詞為「大
數據」或「 big data」檢索 2007- 

2016 年圖資領域的 18 種核心期刊；
西文以主題詞（ topic）為「Big 

Data」檢索 2007-2016 年圖資核
心期刊。 

查得結果：中文 692 篇、西文269 

運用詞頻統計和共詞分析方法，借
助 SPSS 和 UCINET 軟 體 進行聚類分
析、戰略座標圖分析和核心－邊緣
結構分析。 

 

 
 

採用 Citespace 軟體，就文獻的發表
時間、發表機構、作者等進行統計
分析。 

 

 

 

利用數據分析軟體 KNIME 挖掘研究
熱點主題進行識別分析，然後以視
覺化的方法對熱點主題在時間維度
上進行演化趨勢呈現，最後進行國
內外熱點趨勢對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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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圖書館與大數據研究現況文獻分析範圍及方法 

作者 分析文獻範圍及規模 分析方法 
 

篇 

趙棟祥，張瑞 

（2018） 

 

 

 

 

 

 

 

 

 

 
 

周耀林、柴
昊、趙躍 

（2019） 

 

 

 

 

 

 

 

 

 

 
 

劉文江、胡志
丹、賈鳳玲 

（2019） 

 

 
虞秋雨、徐躍
權（2020） 

檢索日期：2017.12.3 
使用資料庫：Web of Science 核
心合集 

查詢條件：至 2017 年，圖書資
訊領域期刊主題詞（topic）為 

「big data」 

查得結果：443 篇 

 

 

 

 

 

 
檢索日期：2018.10.30 

使用資料庫：Web of Science 核
心 合 集 、 ProQuest Research 

Library 的 Library Science 

Database 

查詢條件：Web of Science 核心
合集中 2011-2018 發表之圖書資訊
學文獻主題詞（topic）中有 

「big data」者；Library Science 

Database 所有欄位（不含全文） 

中出現「big data」者 

查得結果：WoS 檢得  604 篇， 
Library Science Database 檢得384篇，
合併二者去除重複後，共得到 

877 篇 
 

檢索日期：2019.3.15 

使用資料庫：中國知網（CNKI） 

中的 26 種 CSSCI 期刊 

查詢條件：2010-218 年發表之文
獻，主題詞中有「大數據」 

查得結果：1,680 篇 

檢索日期：2019.10.9 
使用資料庫：第八版北大《中文
核心期刊目錄》中的 18 種圖書情
報學科期刊 

(1) 以文獻題錄數據分析工具(SATI 
3. 2)對數據集中的關鍵字進行提
取，選取頻次在一定閾值的關鍵
字作為高頻關鍵字，生成高頻關
鍵字清單。 

(2) 再次利用 SATI 對高頻關鍵字進行
共現分析，為下一步聚類分析生
成相應的高頻關鍵字相似矩陣
和相異矩陣。 

(3) 使用 SPSS 對上一步生成的高頻關鍵
字相異矩陣進行系統聚類分析，
生成聚類分析樹狀圖。 

(4) 根據聚類分析結果，結合相關文
獻，對挖掘出的熱點主題做更深
入的討論和分析。 

(1) 以文獻題錄數據分析工具 SATI 進
行年度發文統計、關鍵字詞頻統
計。 

(2) 用  SATI 匯出關鍵字共現網路矩陣，
供分析使用。 

(3) 進一步以 Louvain 演算法，對關
鍵詞共現網路進行社區劃分，以
揭示學科、地區、作者等之間合
作而形成的社區或群組現象。 

(4) 利用國外新興的數位化基礎設施
平臺 CorTexT 分析研究主題隨時
間演化態勢。 

(5) 利用突發詞檢測演算法（ Burst 

Detection）分析研究前沿，將題
錄數據檔導入 Sci2，獲取視覺化
圖譜。 

採用 Citespace、SPSS 和 Netdraw， 結合
共詞分析和多元統計分析方法，
對文獻的作者、機構以及關鍵字詞
頻進行梳理。 

 
 

建立了一種以 g 指數為主要基礎的
劃分高頻詞的方法，並利用 Excel 軟
體進行數據統計及構建共詞矩陣。
同時借助 Spss、Pajek 軟體對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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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圖書館與大數據研究現況文獻分析範圍及方法  

作者 分析文獻範圍及規模 分析方法 

 

 
   

查詢條件：2014-2019  發表之文
獻，主題詞有大數據（不含小數
據）者 

查 得 結 果 ： 815 篇
  

陣進行視覺化分析、K-core 分析及聚
類分析，研究文獻中各關鍵字間的
關係。 

 

 

主題演化分析的科學計量方法主要有詞頻分析法、共引分析法和共

詞分析法，自表 2 可知大陸學者大多採用此一方法。趙蓉英與余波（2019） 指

出，主題詞是一篇文章的高度概括和凝練，也是一篇文章的核心和精髓；

關鍵字能體現出文章的主題與核心內容，關鍵字的演化也體現出研究主題的

變遷（司莉、王雨娃，2018）。詞頻分析法是利用能夠揭示或表達文獻核

心內容的關鍵字或主題詞在某一學科領域的研究文獻中出現的詞頻高低，

來確定該學科領域的研究熱點和發展動向的文獻計量方法（馬費成、張勤，

2006）；共詞分析法以文獻的關鍵字為分析物件，關注詞與詞之間的關聯，

可從更微觀的角度揭示學科主題演化規律（唐果媛、張薇， 2015）。此方

法在揭示研究領域的主題分布和演化規律等方面具有明顯優勢，已成為描

述學科或領域發展現狀與態勢的重要定量分析方法 （周耀林、柴昊、與

趙躍，2019）。此外被引論文頻次的高低反映了文獻學術影響力，其經典

程度可以透過被引文獻在一定時間內對研究者的認可和傳遞來體現（趙

蓉英、余波，2019）。 

三、圖書館與大數據研究主題及熱點 
 

陳軍營、白如江、王效岳與劉自強（2018）採用文本數據挖掘技術識

別了 2007 年至 2016 年間中國與國際不同時期圖資領域大數據研究的熱 

點主題，並初步分析了研究主題隨時間推移的演變情況，發現 2007-2009 年中

國發文量為 0，國際則以論文數據為研究對象，側重於開放獲取、科學出

版、引文分析等技術層面；2010-2012 年中國已經開始有相關的研究， 但研

究的主題特徵尚不明顯，而國際的研究文獻持續發表，研究主題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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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前期論文數據的引文分析外，更關注資訊資源獲取和技術分析，開

源數據和自然語言處理技術等；2013-2014 年中國已經掀起研究熱潮，數位

圖書館、科學數據管理、數據挖掘與圖書館研究等議題獲得研究人員的

注意；國際的研究在此時則平穩發展，傳統數據分析技術研究演變為細

微性更小的語義分析和大數據分析；2015-2016 年中國研究主題與國際接近，

研究角度繼續聚焦在數位圖書館、數據視覺化技術、大數據挖掘等，引

文分析中社會網絡研究在此時也有進展，語義分析促進了科學計量分析

和研究主題分析的研究。 

中國於 2008 年至 2014 年期間研究的核心關鍵字有大數據、圖書館、圖

書館大數據、數據挖掘、高校圖書館、數據分析、數據處理、圖書館服

務、資訊服務、雲端運算等，這些關鍵字都有較高的詞頻，在分屬的各

聚類中密度和中心度也相對較高，詞間關係相對緊密，反映了相關研究

已趨於穩定和成熟；此階段大數據研究的主題包含智慧圖書館與物聯網、

數據挖掘與處理、大數據與企業競爭情報、大數據與高校圖書館、大數

據與資訊分析、大數據與公共圖書館、大數據與數位圖書館等（王春華、

李維、文庭孝，2015）。2014 至  2019 年高詞頻之關鍵詞則達34個，擠

身前十者包含大數據、圖書館、高校圖書館、情報學、數位圖書館、知

識服務、智慧圖書館、人工智能、數據素養、資訊服務；聚類分析的結

果顯示近五年研究主題著重在智慧圖書館及智慧服務、大數據分析與情

報研究、雲端運算與數據挖掘、圖書館的創新及服務、智庫與情報服等

（虞秋雨、徐躍權，2020）。 

周耀林、柴昊、趙耀（2019）分析 2011-2018 年間發表的文獻，指出數

據管理、社會網絡、人工智能、數據挖掘、數據分析、資訊系統、隱私、

大數據分析等主題是國際圖資領域大數據研究中關注的熱點；並已形成

「商務智能&大數據分析」、「人工智能&資訊科學」、「社會網絡分析&

社群媒體」、「數據倫理&個人隱私」、「資訊技術&資訊管理」、 

「圖書館&數據素養」等六個規模不一的研究方向；自 2013 以來，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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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資領域大數據研究共出現 12 個關注度不一的突發性研究主題，其中數

據管理、資訊系統、知識管理、機器學習及物聯網五個主題為當前研究的

前沿性主題。 

此外，Blummer 與 Kenton（2019）利用「big data」 或 「large datasets 

and libraries」二個檢索詞查找 1981 年至 2018 年間有關圖書館應用和管理大

數據的文獻，研究大數據的可用性及其對圖書館的影響。作者綜整了76 

篇文獻歸納出四個主要議題，分別是「大數據管理」、「數據分析服務 」、 

「大數據概述」和「數據館員的培育」。「大數據管理」探討隱私和數據管

理、館員保護隱私的技能、管理大數據的挑戰、大數據管理的需求評估、協

作與大數據管理、大數據管理專案、館員的數據管理活動等；「數據分析服

務」除了討論為讀者提供數據分析服務，也利用大數據對圖書館服務進行

評估，證明圖書館在機關裡的價值，並有數篇以書目紀錄作為數據分析

標的，研究館藏的異質性；「大數據概述」主要為討論大數據的定義及其

對圖書館的機遇與挑戰；「數據館員的培育」主要是就館員在大數據管理

的角色和職責、教育計畫與培訓機會進行探討。Ann 和Mannan

（2020）分析 Scopus 資料庫中篇名出現「圖書館大數據」的 73篇文獻，利

用 VOX Viewer 查看大數據術語與圖書館之間的關係，並且瞭解圖書館大

數據發展的概況。研究發現大數據的應用在許多大學或學術圖書館中都

可以找到，但很少在公共圖書館中討論；圖書館大數據研究的成果仍然

圍繞著大數據的概念、大數據對圖書館的本質、圖書館管理者對大數據

的觀點以及大數據在圖書館的實施等議題。作者並以圖書館應用大數據

分析的實例有限之現象，認為圖書館利用大數據仍處於早期階段， 同時，

圖書館管理者不瞭解大數據對圖書館的重要性、館員缺乏大數據分析技

能等，限制了圖書館應用大數據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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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本文簡要地說明了國際圖資領域在大數據環境下，有關「圖書館與大數

據」議題被討論及應用的概況，期能發揮拋磚引玉之效引起國內圖資機構及圖

資研究者對此議題之關注。同時，因囿於篇幅、時間及能力限制，仍有諸多

未及討論或交待之處，留待後續跟進。 

大數據的核心跨了數據科學、資訊科學、圖書館學和電腦科學領域，為跨

學科領域合作提供了多種機會，也對這些學科的核心使命增添了價值（Du & 

Khan, 2020）。大數據環境下，圖書館日常的數據管理面臨極大的挑戰， 尤

其是半結構化或非結構化的數據管理；圖書館所典藏的數位資源、書目紀錄及

詮釋資料、讀者服務歷程中各資訊系統及服務平臺所產生的大量數據、社群媒

體上讀者的使用軌跡等，都是圖書館可以應用的大數據材料；圖書館應及早建

立大數據資產管理及分析制度，就圖書館中各種來源數據逐一盤點並建立數

據保存計畫，檢核並建立各數據平臺數據提取及整合功能，組織與整理數據並

建立數據管理機制、強化數據的存儲及設施、數據館員的知能等，進而積極應

用大數據資源，強化以數據為導向的決策管理；而圖書資訊研究除文獻計量基

礎研究外，亦應拓展相關的理論與實證研究，為數據管理及大數據分析實務提

供有用之模式，也為臺灣的圖書資訊學發展增添一新的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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